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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上次讲的几句道歌，再作成偈颂说一下。）
顶礼五部如来足！
于有相戏善行上，已离自欲立命要，
于生次第情器净，已知无著自现要，
此生全心住修行，已离欲求道证相，
离彼错谬三险地，是即吾闻近取处。
（今天接着讲尊者唱的道歌，下面讲由思维所达到之处。）
圆满次第本离戏，修无所有空无义，
定位后得明空融，净舍立执于自地，
平常明性本自明，未入无念痴无染，
离彼错谬三险地，是即吾思掌握处。
（尊者说：我由思维从三处错谬的险地里脱离，不必经过修，已经能把握了。离了哪三处险地呢？首先说到，圆满次第本来离戏，另外去找一个什么也没有的空来修，这毫无意义，或者没有必要修这样的空。
其次，在根本位和后得位上，明空本来双融不二，明而空，空而明，这就是本地，特意执著要舍什么、立什么都成了错谬。尊者说：我住在明空无二的本地里，欲舍和欲立的妄执都净除了，不再起这样的心。
第三，平平常常的明性本自有个明分，在此上没有入无念呆傻的状态而沾染上它。这是本来纯一的明，如果落入无念、呆了的状态，就像在漆黑的房间里没有一种明分，虽然不起念，没有善恶，但处在呆傻的状态中，这就是险地。尊者说：我对此已经脱离，不会沾染无念的痴心状态，不入这个歧途。总之，它平平常常，本来如此。这上没有增减，人人本有，个个现成，没什么稀奇古怪的。
接着讲由修所把握之处。）
胜观何现本空明，不流注于伺察境，
自住明念于本性，无有惧散之作者，
无修一味离所缘，舍心作舍垢未染，
离彼错谬三险地，是即吾修掌握处。
（这里谈到胜观、自住、无修三方面的险地。
首先说胜观。任何显现本自空明就是胜观。这不是一般说的胜观，它本寂本照，不是修而新生的，如果心落到伺察所知上，就已经入了歧途。
在这里不必要观察修，心有一种拟议或趣向，想着“这是什么”，伺察对面的境，就脱离了本位，发生了迷乱。也就是说，不必造作什么，或者刻意观什么，如果特别立一个境来观，就只是假立，实际已经跑出去了。尊者说：我在胜观方面，心不会流注在伺察对境或所知上。
再讲自住。“自住”是对自己的本性不忘记。已经见到了它，心里一直不会忘。就像人不会忘记自己的名字，因为就是自己，他不会忘，这时没有了害怕丢掉或散落掉的心，已经修到时时不忘本来人。不像先前要时时提醒：“我一定要看住它”等等，生怕丢掉。
第三是说无修。这也不是别的，就是一味地离所缘。如果特别提起一个“舍”，把贪嗔等心舍掉，就成了有所缘。大圆满和禅宗都说对治是一种障碍。因为对治就有对象，有对象就有所缘。尊者此时，连以舍心特意来舍烦恼等都没有沾染。
尊者说：远离这三种错谬处，是我以修能把握到的。）
于庸常苦全无受，于有漏善已离著，
明性现门不灭时，境明现分无希冀，
界中分别已消泯，无念暗笼从中脱，
欲色无色诸天歧，已离歧险三错谬。
（这是讲脱离了乐、明、无念三种歧途。在乐上耽著会入欲界，在明上耽著会入色界，在无念上耽著会入无色界。
前两句是说脱离了欲界的歧途。欲界包括恶趣和人天善趣，都属于散乱界，上界处在定中。在散乱界里，超越了庸常的苦受，没有身心上的苦恼。而且脱离了对有漏善的耽著，不希求人天欲乐而修有漏善，超出了欲界的善趣。这就脱离了入欲界的歧途。
什么是欲界的歧途呢？就是以为有真实的欲乐，为了得到它而修有漏善。以这种心的方向、耽著就会入欲界，这是一个歧途。尊者已经从中脱离了。
然后说入色界的歧途。对于境的明现分有希冀，盼望得到它，在定中对此有希望心、耽著心，就会入色界，而不出生死。尊者说：我已经从中超越了。
“明性现门不灭时”，现一切法的门或根源是自己的明性，也叫做智慧或法身。它是显现的门，万法都是它所现出的幻相。它本身是明，如果它是暗的，那可以有期盼，看怎么找到一个明？但它本身就是明，还去找什么明呢？尊者说：我远离了对于境上明现分的希望心，从色界的歧途里脱出来了。
接着是入无色界的歧途。这是指处在暗暗的无念的笼子里，就会入无色界。尊者说：我在这个界中［“界”指一真法界］，分别已经消掉，但又不落在无念的暗笼当中。
像这样，尊者已经脱离了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的三种歧途险地。）
虚廓通彻真心中，住于离戏已现前，
斯乃吾果运到处，闻思修证诚如是！
（尊者说：在虚廓通彻的真心中，住在离戏里，这个证境已经到达或现前，这是我的果所运到之处或达到的地方。也就是离掉了虚妄的显现、流落在幻尘中，已经回归了。
以上尊者讲了自己闻、思、修、证所达到之处。）

接着，到了桑耶青普境内酿氏·当珍桑波的岩洞。洞的上层到处布满了水滴画纹，洞内如小湖般聚满了水，遍生很多荨麻等绿色植物及各种芽。在当下能顿消此生显现的此地，最好能一人独住。
由于雨水很大，岩洞的内外没有一处干的。在洞对面的山沟里，从一户世俗的男人家借了一张白色毯子，昼夜无差别地作为衣服。
珍爱我、护持我的人，如同白昼星辰般，一个也没有，所以过得很寂静。我分辨相兆时想到，在此处可以步古尊宿的后尘，心里就格外欢喜起来。
（尊者实现了宿愿，来到莲师修行处——吉祥桑耶青普，到了大成就者酿氏·当珍桑波的山洞。
这里的情况如何呢？洞上方的岩石上布满了漏雨形成的纹，洞里有较大的空间，下面积满了水，像一片小湖。由于长期没人住，洞中长满了荨麻等各种绿色植物，发了很多芽。
尊者想：这个山洞的加持力很大，住在这里能退失此生的虚妄显现，所以想：我最好一个人单独住。可见，修行时应独自而修，才不受干扰。传记后面也讲：起初有个亲戚照顾他，后来亲戚也走了，尊者就独自一人在这个洞里修行。
当时雨水特别大，山洞一直漏雨，里里外外都很湿，没有一处干的。尊者要住在这里，看到洞口对面的山沟里有户人家，就向住在那里的男人借了一张白色毯子，早晚都用它包住身体，作为衣服。
当时住在洞里非常寂静，没有亲人朋友、提供帮助的人，但尊者心里非常欢喜。想到这么好的圣地，以后能住在这里效仿古尊宿的修行，就充满了喜悦，此外没有别的念头。这是修道者的心情。所以，我们应当爱修行胜过爱一切。得一些名利、享受、恭敬而满意欢喜，那是落在世间八法当中，没有实义。只有独自一人在静处修行，才是随行得道者的足迹，才是我们所应希慕之处。）
过了一段时日，有营养的食品——酥油等快受用殆尽了。以往生活上除了喜乐之外，没有苦的感受。心想：在邬金大师的修行处摄取实义，建立修行胜幢，这比任何福德都大。因此，哪怕没有吃的，要依止摄生术，我也绝不退失修行的誓言。如此起了猛利的决断心。
（尊者洞中住了一段时间，带来的酥油等有营养的食物都快吃光了。于是心想：我能在莲师修行的地方摄取实义，在心上建立修行的胜幢，一举摧灭一切内外诸魔和消尽一切惑业苦，这的确比做任何世俗善法的福德都大，所以，吃再大的苦我也心甘情愿。哪怕以后没有一口饭吃，要靠摄生术来存活，也绝不离开此山洞，退失修行誓言。这时，尊者起了猛利的决断，一心依止法。这就告诉我们，修行要有“敢死队”的精神，敢于为法道献身。）
正当我住在这无贪著的处所时，来了些俗人说：“到处有山洞，住这么差的岩洞，真是傻瓜！”如是诸道友也说：“住这里不合理。”等等。对此，我起了欢喜心唱着这样的歌：
（尊者住在这里，无亲无怨，不会遇到名利、恭敬等，所以叫做“无贪无著的处所”。当他在这安住时，来了一些俗人，讥讽地说：“到处都有山洞，偏要住这么差的、漏雨的山洞。这个人很怪，可能精神有问题。”一些道友也来劝阻说：“住在这里不合适。”比如身体会受不了，没人照顾，修行也不必要这样等等。他们也有各种理由。这时，尊者却起了很大的欢喜心，然后唱出以下的道歌。
我们要效仿尊者的道心。他是思维无常到量，知道死的时候，亲人、眷属、财富、名闻等，包括自己的身体都没有利益，只有正法有利，所以一心想清净地修法，不染名利恭敬、世俗感情以及各种琐事等。他当时能在这么艰苦的地方住下来，一切都置之度外，就是下了“要在这里苦修成道”的决心，遇到任何困难都不舍弃誓言。所以，别人觉得苦，有人说他傻，有人认为这不合理，尊者却反而非常快乐，以此就唱出道歌，表明自己内心的想法。）
阿吙！
父乃金刚阿阇黎莲师，
子为清净君臣诸徒众，
处即扎玛吉祥青普地，
三事集聚传记汝听否？
（“阿吙”是真稀奇的意思。）
（这是对那些嘲讽者和劝阻者的回答。
尊者的意思是：你们不知道这是殊胜的圣地，还以为这里不好。你们只会看外相，对我生怜悯心，不明白我心里多么快乐！
父亲是金刚阿阇黎——莲花生大师，法子是清净的徒众——二十五君臣，处所是扎玛吉祥的青普之地，这三相会合的传记，你听过吗？意思是，这在缘起上多殊胜！你们不知道那殊胜奇特的传记，这个岩洞具有大加持，对于我来说，一生就想依止这里修行，刹那不离开。这就是心依于法，身依于岩，昼夜不断地接触莲师和君臣们曾安住的圣地。）
寂静岩洞是为静虑堡，
杂众尊长实乃贪著源，
我诣静处非谓无投处，
乃循得道古尊宿道迹。
（尊者说：这个寂静的山洞，是修持静虑的碉堡。在这里能安禅静虑，不受任何境风的影响。不然处在世俗堆里，有亲怨等各种境缘，时时会生贪嗔。或者那些纷纷扰扰的境，会使心散乱在里面。而住在寂静的岩洞里，就像进了一座静虑的碉堡，它能保护自己一心住在法上，不散于别的所缘。
如果作眷属杂众的尊长，整天为他们奔忙，管理很多人事纠纷、生活琐事等，长此以往，自己心里也逐渐在增长贪著，最终就放不下了。所以，有了尊长的地位，就成了贪著的根本。所谓“上台容易下台难”，处在那个位置，自然有很多执著。下等的会对权势、威望、地位等起执著，好的也会对眷属贪著。这样心就被缠绕在里面，无法修行。
因此尊者说：我来到寂静处，不是说没有地方可去，而是想走古尊宿得道者的路，一心在静处长养道业，直到获得大成就为止。）
处所我执耽著为我所，
石面打制光滑筑起房，
经幡悬挂庄严于自屋，
乞丐我作亦能成此三，
思忖寿命不定择岩洞，
当念速死无常诸道友！
（这还是在分辨法与非法的道路的差别。
世俗人认为：我们能营造自己的小屋，可以过得很舒适，何必到那个偏远的清苦之地自讨苦吃呢？
尊者表达自己的心声说：世间的事我也知道。首先是以我执心，把一个处所执为我的住处。之后特别用心地把一块块石头打磨得整齐、光滑。在藏地做土房时，先是用石头打地基，这样不会被雨水冲垮。比如拉萨的房子，下面是很高的石层，在石层上打土房。因为执著这是自己的房子，所以特别用心，每一块石头都精心挑选，每个地方都做得很好。做好了石头地基后再打土房。打好土房还嫌不够，还要把房子好好地装饰一番。按藏地的风俗，要在房子上挂很多五颜六色的经幡。
尊者说：乞丐我要干的话，这三件我都做得出。但是我思维寿命不定以后，才选择去山洞修行。道友们！你们也要思维人命无常，很快会死，何必以我执我所执心，营造轮回监狱的家宅呢？人命短暂，也许就快没有了。这么难得的暇满身，哪能浪费在做这种无意义的事上！
尊者忆念无常，想到世间法毫无意义，而修行只有靠今生得到的暇满身才能成办，暇满又极苦短暂，也许今天就会死，所以想赶紧脱出世俗尘境，到山洞里一心摄取实义。这就是以无常心，截断一切对世间法的贪著和各种经营。）
墙面细磨软土使无缝，
好木削刨为柱坚固排，
诸色描画房木成妙图，
乞丐我作亦能成此三，
思忖寿命不定择岩洞，
当念速死无常诸道友！
（尊者继续说造房子的事。为了造一个窝，过得舒适，满足自己的心，世人会花很多心思。墙面不能粗糙，要用很好的软土在上面磨，磨得一点缝隙也没有。之后选择好的木料，通过刀劈、斧削、刨光滑，做成坚固的柱子，把房子撑起来，排得非常整齐。这样还不够美观，还要用颜料在柱子、屋檐、房门等各处，尽可能地画得好看。世人为着今生的住宅，是这样倾注心力。
尊者说：乞丐我要干的话，这三件事也能干成。但是有必要在这上用心吗？我一想起死期不定，说不定今天就要死，哪有心思做这些无意义的事？我一心想脱离世俗的圈子，坚决地在山洞里住，这样才能摄取到实义。你们也要想一想：人命无常，终究会死，还忙这些事干什么？这是针对那些嘲讽他的人，而给予回击。
尊者是大瑜珈师，那些人一说，马上就很欢喜地唱出道歌：到底是谁在发疯？谁很傻？你们无非是为着无意义的房子花费心血，浪费了暇满身，一点实义没取到，庸庸碌碌地活一世，最终带着满心的贪嗔回到恶趣。所以，要常常想死时什么有意义，不然一定会迷失方向。
后面尊者破斥出家人做佛门琐事，不能念死、一心修持的过患。）
三宝依前供品荣盛排，
锅灶瓢壶擦拭清理净，
穿着上下衣令身显眼，
乞丐我作亦能成此三，
思忖寿命不定择岩洞，
当念速死无常诸道友！
（这是讲寺院里的出家人，如果不念死，也会在做各种琐事中度过一生。
如果是个普通僧人，每天在三宝所依前，把供品排得整齐好看，很丰盛。然后把灶打扫得很干净，锅、瓢、茶壶都擦得干净整洁。身上的上衣、裙子都很贴身、很体面，穿出去很耀眼，感觉蛮有身份。
尊者说：乞丐我要做的话，这三件事都做得来。我也可以整天把壶擦得很干净，把灶清得很干净，供品排得很整齐，上衣下衣都弄得整洁体面。但一想到人寿不定，说不定马上会死，忙这些没意义，所以我选择过山居静修的生活。
虽然已经出家，但心被常执蒙骗的话，会觉得这样过蛮好，还要想什么？人从世俗生活换成佛门生活，还是按照习惯，一天天过日子，从来不想死的事。就像修行人问仲敦巴尊者：这个是修行吗？是正法吗？有的说转绕，有的说诵经，有的说修定等等，但尊者都说不是，“放下此生”才是真正的修行。
要知道，没修念死的话，今生的事根本放不下。心仍然粘在今世上，不必说求解脱，连求后世的心都没有，根本没合到法上。所以，修前行相当重要，不然绝对落在这里。在家有在家的一套，出家有出家的一套，低位普通人有他过的方式，高位的学者、智者、假成就者、假大德也有他过的方式。总之，大家都不想死的事，都在忙今生的一套，这就叫“忙今生活计”，全都被常执的魔骗掉了。
大家应结合自己的生活检查，看是不是整天就在忙今生琐事？这样没多大意义地浪费一世暇满，是最大的迷失和损失。）
近于土司结交令亲厚，
击鼓咚咚护遮镇压杀，
运用灵器求财充自腹，
乞丐我作亦能成此三，
思忖寿命不定择岩洞，
当念速死无常诸道友！
（这是讲藏地的主管僧人，以及在佛教里做法事过日子的人的情况。
作为寺院的大和尚，就要和当地土司、领导搞好关系。必须顾到他的面子，他才肯护持，所以整天搞世俗关系。其次是做法事搞收入。整天敲敲打打，做护、遮、杀、压等各种事情。比如信众来祈求念仪轨，保护亲人；或者对于敌方的干扰进行回遮；或者诛杀怨敌；或者对这些作镇压等等。整天以护亲伏怨的心做法事。以及运用灵器求收入，填饱肚子。
尊者说：这三件事，如果我要干也都干得来。但一想到人在世上像住旅店一样马上要走，何必做这些无意义的事，甚至惹一身罪业呢？我要做一名清净的修行人，献身于清净的修法，所以选择在山洞里修持。
人出家后如果不念无常，就很容易搅在现世护惜面子、求名求权等事中，不知不觉就陷在这个网里了。所以，常执这个魔会让人心堕在罪业和无意义的琐事中，非常可怕。如果不提起无常想，十个就有五双落在这里，转眼一世又空过了，到时后悔没有任何意义。）
较量之心笃学贪嗔理，
自续顽固外作讲辩著，
未成自利匆遽行利他，
乞丐我作亦能成此三，
思忖寿命不定择岩洞，
当念速死无常诸道友！
（这是讲佛教里的高层分子等，如果不念死，也都落在假相上，出现掺杂烦恼，或者自不量力的情况。
首先说，刻苦求学的人以较量心比赛，比如看谁考第一，谁拿的学位高，谁的辩才好等等。为了辩论获胜，对于贪嗔的理认真学习。意思是，以竞争心想辩赢对方，贪著自方的立宗，一直寻找他宗过失。为了立自破他，以贪嗔之心，认真地学习破立的道理。这都是较量的心，从不考虑修心，一心想在辩论时取胜，觉得这样有面子、有自尊，非常荣耀。
第二种，自心非常顽固，从不念死，不修心，心丝毫没变，外在却不断地进行讲辩著。世间各大院校、研究所里，有很多讲辩著的人，他们不修心，照样可以写很多书，可以到处讲演、辩论。像这样，如果学法跟修心脱节，就完全成了知识积累。由于他从不修心，虽然口里在讲、辩，笔下在著，说的全是圣言佛语、修心法要，但自心丝毫不修，这样即使成了大学者，心还是老样子。所谓“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”，心相续顽劣得像石头一样。而且，地位越高、声誉越大、徒众越多，就越难转变。多少聪明人都在这样自欺欺人中，虚生浪死了。
第三，自利还没办成，就突然匆忙去利益众生，尽做些不究竟的利他。“未成”，指在自利的修心上什么都没完成，从最低的修暇满开始，究竟取得了什么？修出了什么心？什么都没办妥，连一个完成的东西都没有，却忽然间说要普度众生，很慌忙地迫不及待地就要跳入红尘度众生，这样搞不好的话就彼此都陷落了。要想一想，现在自心还没修好，自身的利益没得到一分，该治的心病没治，该修的功德没修，天天劝人断恶修善等，严格来说，这也违背了法道。应该先以利他的发心摄持，把自心修好，再去利益别人。
尊者说：这三件事我去干的话，一样能干成。意思是，我也可以不修心，整天学怎么立自破他，跟人较量，也可以在千万人中雄辩滔滔。或者不调心，天天背、讲、辩，罗列知识，建立体系等等，讲辩著也搞得来。或者不在修自心上用功，每天去作表面的利他，作各种事业等等，这些也能做。但我一想到人命无常，活不了多久，就不想搞这些，想赶紧进山洞修行。
所以尊者劝诫说：道友们！你们也要好好思维死无常，一口气上不来就到了后世，忙这些干什么？天天都在说食数宝，说佛法多好多好，甚至用佛法谋取名利赞誉，自己心里连一分功德也没有，这是何等可惜！
所以，我们要辨别清楚，修心之路要在自心上发展，不要在内心没修好时，整天忙外在的事。）
无天无鬼轻舍于业果，
弥漫空见开禁莽荡行，
酒醉疯会嘣咚跳舞声，
乞丐我作亦能成此三，
思忖寿命不定择岩洞，
当念速死无常诸道友！
（这是尊者破斥伪瑜伽士等。这种人想行持超越行为，但根本没有修量，纯粹是在表演、做假相，毫无实义。这也是因为不念死，结果成了这种角色，天天蒙骗自己。
一是轻舍业果。“无天无鬼”，就是不信有鬼神、佛天等，所以做什么都不害怕，认为造恶没有惩罚、行善没有奖赏，恶不必断、善不必行，行为不必细致取舍，导致肆意妄为、无拘无束。
二是豁达空，处处弥漫这种下劣空见，本来应当禁止的杀盗淫等，完全开放，肆无忌惮地做下劣行为。所谓“豁达空，拨因果，莽莽荡荡招殃祸”，危害十分严重！佛在《无上依经》中告诉阿难：“一切众生如果起我见如须弥山，我不害怕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虽然没有当即得到出离，但他恒时不坏因果正见，常修正因，因此不会失坏果报。但如果起了空见，即使像芥子那么小，我是不许可的。因为这个著空见者破丧因果，多数堕入恶道，在未来生处，也必定违背我的教化。”像这样，表面行大乘无相，认为没有善恶、染净之分，内心全然不护戒相，那就“莽莽荡荡招殃祸”了。
三是喝醉了酒，一群疯子互相接触，手拉手“嘣咚、嘣咚”地跳舞。他不是悟了本性行疯颠行，纯粹是装的。或者装济公和尚，穿布满油渍的破烂衣服，摇着扇子，到酒吧、妓院、歌舞厅、屠宰场等到处逛。
尊者说：如果我要做，这些全做得来。这无非是表演和虚吹，或者放纵烦恼的疯狂之行。一想到因果可怕，造了恶业就要堕恶道，而石火电光般的这一生显现，转眼间就没有了，又何必要做这些自欺欺人的事呢？你说无因果，明明因果就在心上。你说什么都是空，但在自身上因果律丝毫不爽。再说，只是做疯子的行为，又何必修行呢？街上的疯子都在做。想到这些毫无意义，我才舍掉世俗和佛教中的杂染，一切沾染名利的行为，一心安住山洞修清净的法。道友们，应当想一想此生无常的道理。）
吾父莲生嘎绕西日森，
至尊米拉洛列达波等，
大印大圆一切智证士，
去住岩洞尔后皆成证，
我心看齐彼等为目标，
至尊龙钦宁玛三尊宿[footnoteRef:1]， [1: 宁玛三尊宿：宁玛派三位大师，指宿氏祖孙三代，即：第一，大宿释迦穷乃，于西藏佛教后弘期中，植旧译佛典之本；第二，小宿协绕札巴或称善逝嘉卧巴，培旧译佛典之支；第三，卓普巴释迦狮子，增长旧译佛典之成果。] 

大圆满四兄长之行传，
我心志向已为彼等夺。
于余虚夸毫毛亦不动！
（这时尊者说明了自己的志愿：唯一以古尊宿为目标，绝不心向浮夸主义者。过去的莲师、米拉日巴等祖师，都是一心出离，依止岩洞而修行成就，不是混在世俗染污境中。这就要知道，修道需要有一段时间住在静处长养道心。
尊者唱到：我的父亲莲花生大师，以及旧传宁玛派的大祖师嘎绕多吉、西日桑哈，噶举派的至尊米拉日巴等，这些大手印、大圆满的智者和成就者们，都是住岩洞以后成就的。我的心唯一以成就祖师为目标。
至尊龙钦巴大师和宁玛派的三尊宿，这四位大圆满兄长的传记夺走了我的心。换言之，我的志向已经定下，以他们为目标，一定要实修实证。而且首先以小乘出离为基础。其他的虚夸自身能够如何，说不必依止山洞等，对于这些，我连一根毫毛也不会动摇。
尊者有坚定的出离，有一心依法修持的定见，所以说“毫毛亦不动”。“虚夸”，比如说我们不必住山洞，那是小乘的行为，应该在红尘里自在地练心、修持等。这种话大多是虚夸，口里说得好听，实际到尘缘里丝毫把持不住，大部分时间都分散掉了，很难修行成就。）
乞丐护持无观待之行，
由衷忆念寿命不常存，
居无定所以立修行幢。
我无耽著轮回之悔恨，
纵心包蒙吾欲已圆满！
（尊者自称“乞丐”，意思是行头陀行。“比丘”是乞士的意思，上乞于法，滋养慧命；下乞于食，滋养色身。佛在世时出家众都要挨家挨户地乞食，给什么就吃什么，不想别的。也就是对轮回毫无耽恋，心不系缚在这里。
无观待是相对观待来说的。“观待”，是好的就要，不好的就拒绝。受用等要观待境缘的好坏。“无观待”是一种平等心，像乞丐一样，对于高下、好坏、净秽、美丑等都不在意。干净或者污秽的地方都一样坐；狗食、猫食、人食、天食等都一样吃；身上是干净还是脏都不管。一点不注重外在，不是只有好屋子才住，有好的条件才修等等。就像乞丐的心不附著在这些事物上一样，舍世者如行云流水般，心无牵系。
自心由衷地忆念命不长久，只在刹那间，所以不搞现世法。一想到快死了，哪会注重什么吃的、住的等等。就像噶当派行者，认为今晚睡下，明天不一定能起来，所以不盖火，碗也扣着放，不作明天的打算。
一想到无常，就不作住处方面的打算，不会想在哪儿修个房子，经营一个小屋等等，居无定所地建立修行的胜幢。也就是行头陀行。头陀行的要点是抖数身心出尘劳，不系著在轮回的因缘上，对于衣食住方面心无贪著。乞食为生，日中一食；只穿三衣，不蓄长物；在任何地方都不久住，因为住久了会起我执、我所执，心又拴在轮回的桩子上了。对世间的一事一物一人，下至一针一线，一件衣服、一种饮食等等，一旦起了爱就成了轮回的因缘，所以为了避免世俗染污，居无定所，毫无耽著，一心住在法上，建立修行的胜幢。
因为有坚决的出离，行头陀行，心不著在轮回的名利、受用等上，所以心中没有因耽著轮回而起惑造业的追悔。这是尊者很真切地给我们开示修无常的要点。就像前行法中所说，修无常有两个面向：一方面想到死时其他事都无意义，就一概放下，不去想它，不计较好坏得失等；另一方面，想到死时只有正法有益，就一心投注于修行。这样一来，就不会有耽著轮回的悔恨。可见无常法很深，修好后会一心住在法中。
尊者说：即使我的心被包住、蒙死了，由于愿望已经实现，成了一名真正的修行人，能一心住在法上，也死而无憾。尊者对修法有极大的意乐，一心修法是他的所愿。就像噶当派祖师所说，一心依法，死在岩壑里也毫无遗憾。那些人嘲笑尊者：“你住在这样的山洞里，吃这么多苦，如果得了风湿、关节炎，甚至饿死、病死、被怨敌害死等，不是很傻吗？”但尊者回答：“我现在已经是一心依法的人了，脱出了红尘的罗网，从早到晚都住在修行里，即使现在死了也毫无遗憾。”）
大圆满法修而复修故，
彼义明性见要已达量，
今已不退轮回心断定，
尔后犹须行至法性尽！
（尊者说：大圆满法修了再修的缘故，它的意义就是光明或明的自性，在这上面，现见的关要已经到量。现在我的心已经能断定，再不会退回轮回，今后我还要修到第四相——法性尽地。
尊者在大圆满法上修得很纯熟，已经到量了。这时已经有把握，不会再退到轮回。要知道，初开悟的人还自身难保，并没有把握说：我不再入生死。要在悟后起修，对于明的自性在现见的关要上已经到了量，这时才有把握不入轮回。尊者显现上还没达到究竟量，所以说：今后还要修到法性尽地。“法性尽地”，就是在法性中一切如空花般的有法都消尽了，本有的光明彻底显露，再没有别的法，这样就究竟成道了。）
宿昔多生勤积资粮故，
法已值遇金刚乘近道，
基则证取大本净密义，
虽弃于法丝毫亦不散。
于讲辩著自然而流露，
唯恐由此增长业风行，
于今不置寻伺文句上，
一心唯住实相本真义！
（尊者说：由于过去多生精勤积资的缘故，这一生因缘很好，法上我已经遇到了金刚乘能速疾成就的近道，不是三大阿僧祇劫成佛的远道。对于基或本体，已经拿到了大本净的密义。也就是已经悟取了本体上一切本来清净。此时，即使我舍掉了法，也丝毫不会散动。
法是暂时使用的工具。就像《金刚经》所说：“法尚应舍，何况非法。”或者像到岸后不必背着船走那样。一般来说，一离开法，心就散在其他境上了，但尊者这时已经不必借用什么法，自心也不会背觉合尘，或者说不会离开本位。已经达到有把握的境地。
这时就发了很大的用。尊者说：在讲辩著三方面可以自然流露，然而自己还是非常小心，怕以此会增长业风之行。
讲辩著会带起分别心，一起分别心业风就动，所以在修证过程中，一段时期要求不看书，不牵扯跟分别有关的事。证道没达到足够力量时，一起这些，业风就转，会耽误自己的证道进程。所以尊者说：我现在根本不放在寻伺文句上，唯一住在实相义中。）
处依岩洞而住乃圣规，
村守土房是乃俗家规，
凡庸不明我行功过故，
居处无定善观莫诽谤！
（尊者说：处所依止岩洞而住是圣人的规矩。释迦佛也是示现首先出离，住在深山里修道，古昔先贤们都是依止岩洞而专修。因为必须从红尘里脱出，一心住在法上，才能成就圣果。
至于在各个村镇聚落里，守护自己的家宅，这是俗家的规矩。居家和出家是两条路，你们当然是守着一个家，营造自己的安乐窝。而我是出世道的行者，怎么可能住在俗家那样的罪业渊薮或烦恼稠林中呢？当然是依随佛祖的规范，住在深山岩洞里了。
你们这些凡庸，不了解我的行为是有功还是有过的缘故，眼光短浅，看不到很深远的解脱成佛的道路，但是对于我居处无定，如行云流水般的生活方式，还是不要诽谤为好。）
我法纯一质直语之歌，
要之并非爱重自我起，
于寂静处山洞依止时，
汝当了却土房依岩洞！
（尊者说：我这人的作风或者行事规则，纯一是以质直心来说话，不带任何谄曲、偏执。总的你们要知道，我根本不是爱重自我而起什么心，唱什么。在寂静处山洞依止的时候，你应当结束土房，依止岩洞而居。）
汝等讽笑兴起增损时，
自脱瑜伽我即忽然生，
但为除心疲劳唱道歌，
凡修法者合宜于彼心，
内愧疚者如棘刺其心，
是故当如盗财而守密！
（尊者说：你们笑话我，无中生有地起这些增益和损减的想法时，我依着你们的因缘，忽然就生起了这些语言。我是自解脱的瑜珈士，不会被讥笑束缚住，但是应这个缘，同时为了遣除心的疲劳，就唱出这些歌来。
尊者不是怕被人讥笑，为了还击而唱，他是自解脱的瑜伽士，遇到一切都解脱，没有苦乐相对，或者适合不适合，或者受到刺激等等。他无非是应缘而现，这叫做“忽然生”。而且是自娱自乐，所以叫“除心疲劳”。他始终住在法乐当中。
尊者说：我不以人情来说话，都是直心流露，听了我的话后，凡是修法的人，内心会感到非常适宜，因为句句都是很有营养，能长养修行慧命的妙药。而对于内心有亏的人来说，我的话就像荆棘，会刺痛他的心
“内愧疚者”，指检点起来心里有亏的人。比如明明是修行人，却一直在无意义或者起烦恼、造业中度日子。而这些话正是揭他的伤疤，所以会感到刺痛。尊者从前到后，处处都在揭露过失，把人内心的真面目暴露出来。一般人伪装得很好，看起来都在修行，做很多善，比如前面说到的假学者、假瑜伽士、假修行人等等，由于这些话直接刺到他的痛处，所以不愿意听。或者一直强调出离的缘故，那些不愿意出离的人就不想听等等。
最后尊者说：你们要像偷东西那样，对此保密！意思是非器者不传。所谓“话不投机半句多”，说的话对方能接受才好，不然听后起了很大烦恼也很麻烦。）

思考题
一、细致学习道歌后，从以下几方面，反省自己是怎样被常执魔骗掉的？做这些到死时有没有利益？如是思维后，你在修行上有什么打算？
（一）营求房子、车子、名牌服装、高档电器等；
（二）营造温馨家庭，追求生活品位；
（三）交际应酬，求名利地位；
（四）刻苦钻研，求学问知识。
（也可根据自身情况，从其他方面作反省。）
二、自己在生活里，应如何尽力行持出离行？（比如生活简单、少欲知足、早晚勤勉修法等。）



